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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松山塘里 

Jwlu 

我们家四九年从上港口被赶出来，住进了一个叫松山塘的荒山冲。我在这里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生

活至今日。 

第五章 我的学生时代 

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读小学那段时间生活极苦。其他同学家庭阶级好，生活自然好。读书都有中餐

带，每餐还能带点鱼肉鸡蛋。而我连饭都没有带，吃了早饭去上学，中午只能看着同学吃饭。当时有

个表嫂叫李品辉在我们学校当老师教书，她偶尔也叫我去吃餐中饭。否则，就要饿到吃晚饭。放学回

家以后还必须要去砍柴。母亲帮城里的大姐姐带小孩去了，生活各方面都要自己动手。衣服烂了自然

是没人替我缝补。衣服上的扣子掉了我都用细铁丝穿起来。夏天就在池塘里洗澡，顺便把衣服搓搓晾

起来。哪里洗得干净，老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有次砍柴，我爬到树上去砍枯枝，一不小心跌了下来，

地上的竹签把膝盖戮了个洞，血流不止。回去撒了些生石灰在伤口上止血，痛得我晚饭也没有吃就睡

了。好几天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也无人问津。至今我的膝盖上还留着那个大伤疤。 

＊  ＊  ＊  ＊  ＊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表现也好，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那时学校刚成立少先队，

我还是第一批入队的，并且还被选为中队干部。初级小学（初小）毕业后，我顺利的考取了高级小学

（高小）。 

那时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我们这些小学生也经常停课参加劳动。年纪小的就用书包

去背沙子铺路，用箢箕去抬焦煤。学校还规定学生每人也要交几斤废铁。我们这些孩子一回到家里就

翻箱倒柜寻废铁。家里煮饭炒菜用的铁锅都被收拢来打碎去炼钢铁。到处挂的横幅标语写着“超英压

美，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而奋斗”。人民公社成立了，学校组织了宣传队，我也参加了。我们每天

去贴标语，喊口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这些标语四处都贴满了。农村办

起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炼钢铁的、搞生产的社员们夜以继日的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白天号子声，吆喝声不断，晚上灯火通明，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干部们用红绸子包着几块生铁，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公社门前鞭炮响个不停。报纸上用鲜

红的大字登着号外“麻阳县早稻大王亩产三万六千斤”，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着这个消息。 

这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只搞了一年多时间就停了下来。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两年就解散了。干部为

了请功，层层虚报粮食产量猛增，国家就按所报的产量征购。其实田里的产量越来越低，每亩水田不

过产粮食三四百斤。交完了国家粮，社员无米下锅。没有副业收入，公共食堂里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

到后来，一个劳动力一天的粮食不足半斤米。很多人饿得路都走不动了。很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

了。大部分人患了水肿病，不少人饿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就在道林乡隔壁。他回来了

解到这些情况才解散了公共食堂。 

在那种经常停课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认真读书，学习成绩很好。五九年高小毕业我考取了宁乡县二

中（初中）。那是一个能分配正式国家户口的中学。拥有国家户口，多少人梦寐以求。初中毕业，若

是不继续升学就有工作分配。当时一段时期对学生不分阶级出身。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学

习非常认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在我考取初中的前两年，我的小姐姐鲁萼梅也考取了县四中，

四哥已从县二中被招工到常德纱厂当学徒。 

＊  ＊  ＊  ＊  ＊ 

可是好景不长，在我读完初三第一学期时，刚刚结束期中考试，我就听到了一些同学在议论说，地富

阶级出身的学生要动员回家搞生产。果然，没过几天，学校大集合，党委书记何凯南在大会上作报告，

主要讲的是关於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

结合。要重点培养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子弟。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弟一律动员回家参加劳动生产。地

富出身的学生，即算硬要读完三年初中，毕业后国家也不分配工作，更不会录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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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以后，班主任老师唐正沾马上找了我们班上三个阶级出身不好的同学到他房里谈话。他说，党的

方针政策是不容否认的，这阶级的烙印是无法抹去的。你们想一想，是读完这三年回家，还是现在就

走，这就由你们自己决定。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我们没有考虑的余地。我们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个女同

学叫刘雪辉，家里住在涌泉山的，她当时就急得哭了。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觉得好象是犯

了天大的冤枉罪要被关进牢狱一样，感到自己这一生将永无出头之日了，那还继续读么子书呢？这种

情形下我们都表示回家算了。 

第二天告别几年的老师和同学时，他们对我们都充满了婉惜和同情。我们自然也舍不得离开老师和同

学，更是舍不得离开美好的学校。我就这样卷起铺盖无可奈何的回了家，读书的梦想破灭了，摆在面

前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农民生涯。 

＊  ＊  ＊  ＊  ＊ 

我小时候去过几次省城，看见城里那宽敞的大街，明亮的电灯，那繁华的景象。羡慕极了城里人的生

活。我多次向在城里工作的大姐姐提出要迁到城里去，也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大姐姐说：“只要你

好好读书，将来有的是机会进城的。”等我考取初中以后，户口是国家户口了，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

转学进城。又去找大姐姐时，她总是推三阻四说，以后吧。就这样一直没有进得城。后来在学校的户

口要迁回乡下时，我便要将自己的户口直接迁到城里大姐姐所在的单位，请她帮助落户省城。我跟大

姐姐说不读书了就当个学徒吧。我自己说不通她，又请一直帮她带小孩的母亲说情。但是她拒绝了我

的要求，说：“千千万万的农民能种田，你就不能吗？”其实我知道她完全有能力办到这件事情的。

她当时是长沙市政府的干部，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讲究以身作则彻底革命的，凡事要做表率。不

能因为我而影响她的前途，不能怪她没有姐弟之情。 

 


